
1901 年 3 月 17 日，朱镜我出生在横溪镇
金峨村朱家峰自然村；10 岁那年，父母相继
去世，19 岁的大哥、7 岁小弟和已出嫁的姐姐
也先后夭亡。他和二哥朱德和孤苦伶仃，只
得寄养在奉化吴江泾外祖母家。

朱镜我先在那里读高小，之后考入免收
学费的宁波师范讲习所，后又考入宁波甲种
工业学校。

那时，朱镜我的二哥朱德和已考取浙江
留日的公费生，就读日本福冈的明治专门工
业学校采矿冶金科。为使兄弟俩能互相照
顾，朱德和于 1918 年 7 月趁回国度假之机把
朱镜我带往日本，让他到东京东亚预备学校
学习日文。1920 年 7 月，朱镜我以优异的成
绩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进入东京第
一高等学校。第二年，被分配到名古屋第八

高等学校学习。
1922 年 11 月，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教授

坂本公然在课堂上肆意侮辱中国，污蔑中国
国民顽冥而不知恩义，断言中国极难强盛。
朱镜我听了十分气愤，1924 年毅然选择并考
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专攻社会科学。

他勤勉好学，成绩优异，精通日、英、
德文，1927 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时获得文
学士学位。不久，进入京都帝国大学院 （即
研究生院） 从事研究工作。在日本留学期
间，他结识了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中国
留学生赵独步 （原名迨今），两人于 1923 年结
婚，彼此互学互勉，夫妻感情甚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了加强
国内革命文学战线的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
统治，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前期主要
成员成仿吾于 1927 年秋来到日本，鼓励并邀
请朱镜我、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李铁声
等进步文化人士回国。

同年 10 月，朱镜我等回到祖国，在上海
加入了“创造社”。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
文化界有不少人对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朱
镜我和他的战友们深感要使广大文化工作者
跟上时代步伐和适应革命需要，必须加强对
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于是，在他们出
版的 《创造月刊》《文化批判》 等刊物上，响
亮地提出“要大力提倡普罗列塔利亚 （即

‘无产阶级’的外语译音） 文学”的口号，并

公开宣称它是阶级斗争的文学。
朱镜我是提倡革命文学的闯将，在这期

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大多刊载在《文化批判》
等刊物上，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和文
艺等方面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
义文化和思想，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革命失
败后迷茫彷徨的进步青年的欢迎。当时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兼任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看了
朱镜我所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一文，非常欣
赏，亲自约朱镜我谈话。

这一时期，朱镜我还翻译了恩格斯的著
名经典著作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纠正了其他有关译本上的一些差错，这
不仅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这本名著的中
文单行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
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翻译的著作还有 《农
业问题理论基础》《经济学入门》 等。《文化
批判》 被查封后，朱镜我又主编 《思想》 月
刊等，坚持革命文化工作。

朱 镜 我 和 战 友 们 对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传

播，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使大革命失
败后一度沉寂的革命文化工作又重新活跃起
来，促进了左翼文化队伍的形成，从思想上
和组织上为后来“左联”的成立打下了基
础。朱镜我在革命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受到
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28 年 5 月，经中共中
央批准，朱镜我在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
员会 （简称文委） 成立，朱镜我为文委成
员，1930 年 10 月任文委主任。同年 3 月，参
与筹建、成立左翼作家联盟。5 月，中国社会
科学家联盟 （简称社联） 成立，朱镜我任党
团书记。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
兼任党团书记。

他 以 一 名 战 士 的 姿 态 ， 为 “ 左 联 ” 和
“社联”新创办的刊物积极撰写文章。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托派挑起中国社会问题的论
战，争论的核心是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
认识的问题。朱镜我在他主编的“社联”机
关刊物 《新思潮》 上，组织并亲自撰写文
章，系统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
和任务等作了明确阐述，同时对托派的谬论
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1931 年秋冬，朱镜我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工作。1933年初，党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革命
根据地，决定在上海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翌
年，朱镜我被任命为上海中央局的宣传部长。

1935 年 2 月 19 日，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
敌人的严重破坏。当晚，朱镜我在上海法租界
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
以及中央文委成员田汉等 30 多人，关押在卢家
湾巡捕房地下室的几间牢房里。3 月 6 日晚，法
租界特别地方法院开庭审讯，朱镜我等经叛徒
出庭指证，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18
日深夜，朱镜我和黄文杰等 8 人，作为要犯，秘
密解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国民党反动派对破获共产党上海中央局
机关一事感到十分得意，把它同中央红军退出
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联系在一起，吹
嘘为反革命“剿共”方针在军事、政治上的“大
获全胜”。朱镜我等被捕以后，反动派要他们

“打报告”自首，还派来叛徒专做“转变”诱降工
作。朱镜我大义凛然，嗤之以鼻。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空如（陈焯）是

朱镜我的同乡和亲戚，曾写信答应保释朱镜
我，条件是必须“办手续”。朱镜我看了信后对
同志们说：“这些人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谁理他！”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员雷震是朱镜
我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的同学，也劝
朱镜我“自新”，朱镜我坚持革命立场，在接见
室用日语和雷震进行激烈辩论，声明自己无
罪，根本谈不上什么“自新”。他的叔丈赵次胜，
当时任国民党宁波专区保安司令，也出面要保
释他，但朱镜我依然不为所动，使赵次胜不得
不感叹朱镜我是“很有骨气的人”。

在被捕的人中，也有少数经不起敌人的威
胁利诱而表现动摇，朱镜我对此十分痛心和气
愤。他本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肺病，时常吐血，但
仍忍着病痛，鼓励被捕的同志坚持斗争。他说，

“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黑暗到了顶
点，光明也就快要来到，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我们要在惊涛骇浪中成为中流砥柱，何况现
在出现的不过是一股逆流，革命的巨浪总有一
天会高涨起来的。今天我们必须在最黑暗的年
月、最黑暗的地方坚持战斗。”

朱镜我始终坚贞不屈，1935 年 9 月，他
被判处 12 年徒刑，投入南京郊外国民党中央
军人监狱单人牢房。直到 1937 年 6 月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前夕，经过党组织营救，朱镜我
重获自由。

出狱后，朱镜我先到杭州休息了一段时
间。由于在狱中遭受长期折磨，他的病情相
当严重，发作起来甚至大口大口吐血，平时
连米饭也不能吃，只能吃很少一点烤面包和

稀饭。
没等病情稳定，朱镜我就在浙江各地奔

波，联系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
持下来的老党员和一部分从狱中获释、经受
过考验的革命同志。

当时，中共宁波县委书记、浙江省委候
补委员、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获释而与党组
织失去联系的鲍浙潮在鄞县鸣凤乡 （今鄞州
区云龙镇） 乡公所当事务员，竺扬、周鼎、
陈秋谷等中共党员分别在前周小学、保世小
学当校长或教师。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他们
在观音庄举办民众时事讲座、组织生活剧团
和农民讲习会，自发进行抗日宣教活动。

随着工作的深入展开，人民群众的抗日
热情日益高涨，抗日救亡运动的规模越来越
大，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成为越来越迫切
的需要。此时恰逢朱镜我来家乡养病，鲍浙
潮等人得悉后，专程联系朱镜我并邀他在观
音庄进行实地考察。1937 年 9 月，中共宁波
临时特别支部 （后发展为浙东临时特委） 在
陈氏宗祠成立，朱镜我被公推为书记，宁波
地区中止了多年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当 时 条 件 艰 苦 ， 地 方 党 的 活 动 经 费 匮
乏，朱镜我没有社会职业，生活非常拮据。
他回到老家，抵押、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和家
产，用作党费和革命事业的活动经费。

他对乡亲们说：“共产党总要兴起来的，
大家要办好事。”有人问他，啥时候天下才会
太平？他通俗地回答道：“等到十年以后，穿
草鞋的人进了村子，分不出哪是官、哪是
兵，天下就太平了。”国民党鄞县参议员陈瑞
祥是当地的大地主，对朱镜我的言行很反
感，“忠告”朱镜我，“不要吃共产党 （的）
饭，有风火 （之险），还是改邪归正吧！”朱
镜我义正词严地反问他，“何为‘正’？何为

‘邪’？”驳得陈瑞祥理屈词穷。朱镜我的一个
表兄，曾任过国民党中山舰的舰长，看见他
身穿一件旧长衫，脸色苍白，十分惋惜地劝
说，“你有学问、有才能，何苦再做共产党的
冒险事，图什么？还是安稳做国民党的官
吧。”朱镜我淡淡一笑，“我要是为了做官，
十年前也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1938 年 2 月，朱镜我奉命调往江西南昌
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
作，并负责编辑 《剑报》 副刊。同年 10 月，
朱镜我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宣传
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兼军部刊物 《抗敌》 杂

志的主编。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朱镜我
便鼓励妻子赵独步和长子、长女参加了新四
军。赵独步先任军部译电员，后任新四军抗
日军人子弟学校教务训导主任。

朱镜我不仅要指导各支队、各团的宣教
工作，又要领导军直有关单位的思想建设，
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在新四军的文电报告
上，在 《抗敌》 杂志中，留下了许多由他亲
自撰写和精心修改过的报告和文章。他还常
常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和党中
央、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他讲课，大家最爱听。他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利用掌握的各种丰富资
料，既纵论世界，又善于抓重点，分析细密
有条理，讲解深入浅出。他为 《抗敌》 杂志
和 《抗敌报》 撰写的 《论现阶段的英美远东
政策》《美国的参战趋势与世界大战的持久
性》 等许多重要文章，深受我党我军高级干
部以及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

长期伏案工作，使身患疾病的朱镜我瘦
成皮包骨头。当时在新四军军部访问的美国
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设法购来一
盒进口的鹿茸精注射剂送给朱镜我，以增强
他的体质，使他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朱镜
我的家庭生活也十分融洽，他和赵独步两
人，同袁国平夫妇、薛暮桥夫妇一起曾被军
部评为三对“模范夫妻”，一时传为佳话。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人民
群众欢欣鼓舞，国民党顽固派则愈发恐慌，千
方百计加以限制、打击。1940 年 6 月，国民党军
队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迫近，形势日益恶化。在
这种形势下，朱镜我于 6 月间创作了《我们是战
无不胜的铁军》一歌歌词，由何士德谱曲。这首
战斗性很强的革命歌曲，表现了工农武装奋勇
杀敌、百折不挠的意志，很快就在新四军全军
和大江南北流传开来。

皖南事变前夕，军部决定后方机关及朱镜
我、组织部长李子芳等老弱病残人员，先期分
批撤离皖南，经上海去苏北根据地。李子芳向
朱镜我传达军首长的决定，要他准备出发，他
不肯先走。统战部长夏征农又来劝说，他依旧
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行动。他说：“我是宣教部
长，怎么可以离开部队先走？”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泾
县云岭。7 日，受到国民党顽军的阻击，边打
边撤。山路崎岖，连战马都难以行进，朱镜
我无法步行，只得由警卫员和民夫搀扶着
走。中午，朱镜我等人到达丕岭顶峰，当夜
行至丕岭脚下待命。半夜 11 时，部队得到军
部后撤命令，此时必须重新翻越丕岭，再走
回头路。第二天晚上，朱镜我旧病复发，躺
在担架上大量吐血，仍坚持随部队转移。

1 月 9 日，新四军从拂晓战斗至下午，依
旧不能阻挡敌人在茂林的围攻。军长叶挺见
情势严峻，决定翻越东流山，穿过石井坑，
向大康王方向突围。第二天清晨，叶挺托人
看望在石井坑的朱镜我，希望他设法化装并
到农民家暂时躲避。朱镜我听后眼圈泛红，
随后只说了一句“谢谢叶军长的好意，我们
终究会成功的”，便虚弱地闭上了眼睛。不
想，这句话竟成为朱镜我留给党组织的遗言。

1 月 11 日，朱镜我经过一天的休息，精神
略微好转，马上关心起战局的发展和各项工作
的组织。孰料第二天，石井坑战斗异常激烈。傍
晚，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局势已无可挽回。13 日
晨，朱镜我的担架历经险阻到达火云尖西侧的
马鞍形山岗。因国民党顽军封锁严密，一行人
行至火云山山腰的小树林旁被迫停下。朱镜我
连续几天没吃没睡，身体极度虚弱。见顽军在
前方用机枪猛烈扫射，又在后面放火烧山，他
拒绝战士们背他下山突围，用尽全身力气说道：

“你们自己快冲出去，不必为我送上几条性命。”
见战士们不肯，朱镜我就去摸警卫员的枪，他
说：“你们开枪吧，我不愿当俘虏，也不愿死在敌
人手里。”警卫员含泪夺回枪，说道：“首长，枪里
的子弹早就打光了。”紧接着，警卫员抡起山上
的石头，将枪砸烂。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
朱镜我呵斥道：“走，你们快走，我不能连累你
们，突围出去就是胜利！”说罢，咬紧牙关，纵身
跳崖，为正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朱镜我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为后人留
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开创是真正的永存。
在烈士家乡，朱镜我的事迹不曾被淡忘，朱镜
我烈士纪念园将在故居基础上新建，红色文化
正为当地的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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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周年特别致敬：

以笔为刃的文化战士朱镜我

朱镜我（1901—1941），原名德安，又名得安、雪纯、镜吾、谷荫，鄞州区横溪镇金峨村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一生以笔为刃，以文作枪，坚定不移地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阵。他，终身矢志不渝，即使身陷囹圄依然

坚贞不屈。“预备着死于沙场，当然是我们的权利”，日记本中的这句话，是他一生坚定的人生信仰、不屈的政治灵魂和崇高革命精神的

真实写照。

今年是朱镜我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为念。

撰稿 戴勤锋

图片由鄞州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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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朱镜我与妻子赵独步 （原
名迨今）

▲以烈士生前的一个曾用名“雪纯”
命名的“雪纯亭”

朱镜我在
日本学习期间
的手迹

朱 镜 我
出 生 的 老 宅

（摄 于 20 世
纪90年代）

朱镜我


